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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对白人夫妇和一对黑人夫妇显然没有想到这种改变竟
然如此之大-- 那位白人妇女很清楚： 自己生下的那对双
胞胎中的一个不是自己的亲骨肉，而那位黑人妇女也非常
明白：有人生下了她的孩子！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去年春天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两个女人走出各自的
家门，向纽约最繁华的地区曼哈顿进发，虽然互不相识，
她们脑子里想的却是同一件事情--“制造”一个孩子。

    殊途同归

    其中一个妇女名叫唐娜- 法萨诺，白人，时年37岁；
另一个妇女名叫迪波拉- 罗杰斯，黑人，34岁。二人至今
没有孩子，她们到曼哈顿的目的就是为了了却这桩心事。

    37岁的唐娜住在距离曼哈顿不远的斯塔顿岛，到曼哈
顿需要乘坐渡轮。斯塔顿岛上的居民大多是白人中产阶层，
这是一个“被遗忘的自治都市”。几年前，岛上居民发起
一场从纽约州分离出去的运动，他们声称，自己和纽约州
其他公民一样纳税，但该岛逐渐被改造成纽约市最大的垃
圾处理场，除了天天“享受”新鲜垃圾外，岛上的居民没
有得到任何福利，所以他们强烈要求自治。但这一要求多
次被纽约州政府驳回。

    唐娜心烦的当然不仅仅是那些臭不可闻的垃圾，老是
怀不上孩子才是自己正常生活的最大威胁。他与丈夫结婚
整整10年，至今仍然膝下无子。并且他们总觉得没有孩子
的家庭不像个完整的家庭。

    事情就是这么奇怪，唐娜该排卵时照样排卵，丈夫的
精子也完全符合生儿育女的条件。可是10年来，尽管想尽
办法，唐娜就是无法怀孕，他们决定采取试管婴儿生育法，
一圆生儿育女之梦。打听到曼哈顿有一位医术高超的试管
婴儿医生，他们便匆匆地赶来求助。

    迪波拉的家在新泽西州的蒂尼克。蒂尼克是一个人种
混杂的城市，这里的居民经常使用的语言多达26种。但它
又是美国最古老的城市之一，有美国最古老的建筑，居民
们最引以为荣的是，蒂尼克是全美国第一个对“不同人种
是否应该同校”进行投票表决的城市。

    在这样一个没有种族歧视的环境里，孩子对一个家庭
的意义不言而喻。但迪波拉遇到了和唐娜一样的难题：夫
妻二人穷尽一切办法，就是无法怀上孩子。于是，迪波拉
和唐娜在同一天来到曼哈顿，找那位试管婴儿医生。

    阴差阳错

    那位著名的试管婴儿医生名叫利利安・纳什，她的诊
所设在曼哈顿西57号街。虽然门面不大，但是远近闻名。
当时纳什医生已经71岁，有着丰富的临床经验，不管夫妻
二人的卵子和精子正常与否，只要他们决定要孩子，纳什
十有八九会满足他们的要求。15年来，纳什简直成了美国
人的“送子观音”。

    唐娜和迪波拉几乎是前后脚走进纳什诊所的。纳什医
生不紧不慢地为她们诊断。随后的几天里，她从唐娜的卵
巢里取出25个卵子，第二天，用唐娜丈夫的精子共制造出
20个受精卵，放入试管中继续培育。受精卵发育良好，6
天后，纳什把6个受精卵放入唐娜的子宫里，然后把另外
10个受精卵冷冻后储存起来，以备这次人工受孕失败后再
来一次。

    与此同时，纳什也按同样的方法把受精卵放入了迪波
拉的子宫里。手术就这样完成了，虽然唐娜和迪波拉各向
纳什支付了1500美元，但二人的心情显然轻松了许多，因
为现在她们都种下了一个绚丽的希望。

    两个星期后，二人再次光临纳什的诊所。经过认真的
检查后，纳什脸色大变，唐娜和迪波拉立即有一种不祥之
感，可是谁都没有想到后果竟如此严重，她们以为，大不
了没有怀上孩子，何况这次没成功，并不意味着下次也不
成功。

    纳什首先把迪波拉叫入内室，直截了当地对她说：“
非常抱歉，我们的努力没有成功。但是如果你愿意，我们
可以再试一次，而且这次是免费的！”接着，她又把唐娜
叫入内室，谈话的方式显然经过仔细考虑，甚至有些外交
官的字斟句酌：“怎么说呢，我应该恭喜你，你怀孕了，
而且是双胞胎。”唐娜的心激动得快要跳出来了。但纳什
接下来的话让兴奋的她突然变得不知所措：“只是，我们
犯了一个不大不小的错误，我们把受精卵放错了：你子宫
中的受精卵3个是你的，3个是迪波拉的！”听到这些，唐
娜像遭雷击一般怔在那里。

    这时，纳什再次把迪波拉叫进房间，向她们二人进一
步解释：“我干这一行已经15年了，我们一直对患者采取
认真负责的态度，以前从未出现过这种错误。现在我的心
情糟透了，我知道你们的心情更糟！”接着，纳什对两个
泪眼汪汪的女人进行了医学分析：现在还难以断定竟究是
哪两个受精卵发育成了胚胎，因此，如果孩子出生的话，
便有3种可能：两个都是白人；两个都是黑人；一个是白
人，一个是黑人！”

    听到这里，唐娜差点晕倒在地：“上帝啊！我和丈夫
都是白人，却要生下一个黑孩子，这算怎么回事？！”而
迪波拉此时更像打翻了五味瓶，什么滋味都有了：“她毕
竟还能生下孩子，而且极有可能生下自己的孩子，可我呢？
我的孩子到了另一个女人的肚子里！她会把这个小生命生
下来吗？生下来后，我有权抚养吗？”

    纳什医生把想说的话一古脑地全说了出来，她显然做
好了承担一切后果的准备。纳什用低沉的声音对唐娜说：
“我理解你的心情，但如果你不想要这两个孩子，我们可
以帮助你做流产手术，并准备向你作出精神赔偿！”

    唐娜的泪水像断了线的珠子，“吧嗒”“吧嗒”地滴
落在地板上。当听到纳什愿意为她做流产手术时，她突然
抬起头来，咆哮而出：“不！我决不做流产手术！我们等
了这么多年，遭了多少罪，你知道吗？现在我终于怀孕了，
不管孩子是白是黑，我都要把他们生下来！”此时，迪波
拉思绪一片混乱：支持唐娜把孩子生下来，还是劝她做流
产手术？似乎都不妥。她站起身，一句话也没说，眼含泪
水，默默地走出诊所。

    母爱的较量

    当决定把孩子生下来后，唐娜的情绪反而稳定了许多。
纳什医生也全力帮助她，多次亲自为她做检查，证明胎儿
发育正常。唐娜怀孕4个多月时，纳什对她说：“现在谜
底可以揭开了，我们去做一次DNA和羊水测试，就能知道
你怀的到底是什么样的双胞胎了。”DNA检查的费用很高，
纳什许诺一切费用由诊所负责。

    美国的DNA检查有严格的规定，为了保护个人隐私，
除当事人外，检查结果不透露给任何人。孩子出生前4个
月，唐娜夫妇的态度突然来了一个180度的大转弯，他们
不仅拒绝与迪波拉夫妇见面，连纳什医生也被抛在一边，
他们究竟怀了什么样的孩子，纳什和迪波拉夫妇一直蒙在
鼓里。迪波拉夫妇自然不甘心就此不闻不问，他们多次从
新泽西赶到唐娜的家中，前两次都吃了闭门羹，第三次去
时，大门紧锁--唐娜夫妇已经不知去向！

    万般无奈之下，迪波拉夫妇走进一家律师事务所，找
到了著名律师西拉斯，向他咨询该如何处理此事，如果打
官司，是否能打赢。西拉斯仔细听取了迪波拉夫妇的介绍，
然后说：“这种事大概在全世界都不多见，官司能否打赢
真的很难说。但我猜测，唐娜怀的双胞胎，至少有一个是
你的孩子，否则她不会躲起来。”听到这话，迪波拉立即
激动起来：“我们不告唐娜，这件事不是她的错。我们要
告纳什，这分明是一起恶性医疗事故，它毁了两个家庭，
甚至可能会毁了两个孩子！”此后的几个月，迪波拉都是
在恶梦中度过的，她明显消瘦了许多。

    果然不出所料，1998年12月29日，孩子终于来到了人
间，一白一黑，两个男孩。事实上，早在7个月前的那次
DNA检查时，唐娜就知道了结果。但也就是从那时起，一
种从未有过的感觉攫住了她心，她对孩子的渴望已经到了
无以复加的地步，她躲到了朋友家里，不想让迪波拉夫妇
和纳什得到孩子的一点信息，每个晚上都祈祷上苍，希望
孩子顺利出生。如今孩子出生了，虽然是一个白婴，一个
黑婴，但她对两个孩子有着同样的感情，谁哭她都心疼，
喂奶时总是一边一个。

    唐娜似乎忘记了还有另一个女人为了孩子几乎快要精
神崩溃了，她也不再躲躲藏藏，她说：怀上一白一黑两个
孩子不是我的错。况且孩子在我的肚子里发育，是我忍受
着痛苦把他们生下来，我自然是他们的妈妈，谁也别想从
我这里把我的黑宝宝抢走。

    可怜的迪波拉多次找上门，希望看看孩子，哪怕就看
一眼，但唐娜就是不答应。一气之下，迪波拉夫妇一纸诉
状递到纽约州最高法庭──唐娜和纳什都成了被告。

    开庭的日子定在1999年3月5日。这一天，纽约下起了
小雪，气温突然下降了好几度，但这一起美国罕见的诉讼
案引起了社会的热切关注，各大媒体纷纷派记者到法庭采
访。

    下榻在一家宾馆的迪波拉夫妇整晚没有合眼。一想到
就要见到自己的孩子，迪波拉便心潮起伏，她为此不知流
了多少眼泪。天刚刚蒙蒙亮，夫妻二人就来到法庭。20分
钟后，唐娜夫妇一人抱着一个孩子也来了。天气冷，孩子
包得很严实，但迪波拉一看到那个襁褓，便受了电击一般，
一头栽倒在地，周围的人七手八脚把她送到医院里抢救，
庭审只好无限期推迟。

    愚人节的真实结局

    迪波拉口吐白沫的情景对唐娜刺激很大。经过近一个
星期的思考，唐娜夫妇决定把黑孩子交给迪波拉夫妇抚养。
他们认为，这是对这两名婴儿最好的处理方法，但前提条
件是，他们拥有终身探视权，他们想让这两个孩子知道，
虽然肤色不同，但他们是亲兄弟，是一奶同胞。他们希望
那个黑宝宝长大后能够理解他们，他们并没有把他抛在一
边不闻不问，他们一直把他当成亲生儿子。

    听到唐娜同意交出孩子，迪波拉的病情立刻好了三分。
实际上，她并不想打这场官司，虽然从基因上说，自己是
那个黑婴的母亲，但孩子毕竟是唐娜生下来的。而且唐娜
对两个孩子都非常疼爱，并没有因为其中一个孩子是黑人
便另眼相看，况且，唐娜也是这场悲剧的受害者。假如自
己是唐娜，她能将孩子拱手相让吗？

    在双方律师的撮合下，两个家庭终于达成庭外和解，
并同意为了孩子健康成长，双方今后不接受媒体任何形式
的采访，不接受媒体的拍照，对过去发生的一切一概不提，
就像什么也没有发生过一样。但迪波拉的官司还要继续打
下去，只不过被告只剩下纳什医生一个人了。对此，唐娜
也持赞成的态度，她对自己的律师说：“是的，纳什医生
送给我两个可爱的孩子，但她同时又破坏了我们的生活。
也许，对纳什医生来说，这只是她的一份工作，但对那些
不育妇女来说，孩子就是她们的生命。由于她的不慎，两
个正常的家庭变得不正常了，她理应承担属于她的那部分
责任。”

    4月1日，愚人节。这两对夫妇并没有开对方的玩笑，
他们按约定，准时来到距离纳什诊所不到100米的一家餐
馆里。唐娜夫妇仍旧一人抱着一个孩子。两个家庭没有了
争吵，没有了抱怨，甚至连话语都少了许多。唐娜强忍着
泪水，亲手把孩子递到迪波拉的手里。迪波拉差点哭出声
来，她哽咽着说：“谢谢你们，欢迎你们到新泽西探视孩
子。”迪波拉的丈夫搀扶着她慢慢走下餐馆的台阶，他们
如愿以偿，终于拥有了属于自己的孩子。

    唐娜夫妇紧跟着走出餐馆。看着远去的孩子，唐娜任
凭泪水无声地流淌下来。 秋凌

    专家点评

    法律与血缘、伦常和亲情

    李�J

    读罢此案的材料，我松了一口气，案件终于以和解的
方式解决了问题。但细细想去，却又感到心头沉甸甸的―
―当人类所掌握的科学技术日新月异，人类社会的前景变
幻不定，新的问题层出不穷时，法律应怎样规范和协调人
与人之间的关系呢？

    过去，我们往往认为科技的发展对人类是有好处的，
但事实上科技的发展正不断地改变着人类本身。在这里，
每一个改变的后果都可能是多方面的，并可能是不断出现
的，其中有些又往往是我们始料不及的。

    以涉及到人的生命的生育技术为例，试管婴儿使一些
本来不可能生育的人有了生育的可能，但生育原本是“自
然”的事，有了“人工”的介入，就可能违背人类文明社
会的伦常和情感。“人工”的介入，可以使由于某种障碍
无法结合的夫妻的精卵结合，但也可因其它原因或失误致
使并非丈夫或妻子的精卵结合，或者是出现类似本案中的
情况，因失误而将一对夫妻的受精卵植入了另一个女子的
腹内。在后两种情况下，是孕育孩子的女子为孩子的母亲，
还是提供卵子的女子是孩子的母亲呢？对父亲也是同理。
于是，在人类最亲近的父母子女关系中，出现了难以确定
的情景。假如孕育孩子的女子另有子女，提供精子的男子
另有子女，或者是提供受精卵的夫妻另有子女，那么，在
这些孩子之间，又应该是一种什么关系呢？哪些算是兄弟
姐妹，哪些不算是兄弟姐妹？而他们的下一代呢？所有这
些人之间的关系都可能变得难以处理。既有血缘的认定和
区分，又有情感的萦系和牵连，还有抚养、赡养、继承、
亲权、监护、法定代理等一系列法律权利义务的设定，以
及与亲属制度相关的回避制度的适用和民族、国籍的确定
和变更。这其中，最使法律为难的，是血缘、伦常和亲情，
原因是这关系着人类的文明和传统――我们曾经以能打破
传统为自豪，但时至今日，我们又开始因失去传统而畏惧。
因为传统乃是人之为人的根本。即使是在现代社会中，即
使是最具现代性的法律，在变更传统时，也是十分谨慎的。

    正因为如此，对于生命科学，法律的态度慎而又慎。
 